
普通人
文/王慧敏

小时候 ，因父母工作忙 ，我
就长期随姥姥生活。姥姥行踪不
定 ，我也跟着居无定所 ，恰好正
逢学话的年龄 ，说的话 自 然也南
腔北调的 。

可那时侯 ，我总认为 自 己说
的话同广播里一样是普通话 ，因
为 比起爸爸的陕北话 ，妈妈的东
北话 ，哥哥的关中话 ，就数我的
话好听 。

听姥姥说 ，我一岁 多和姥姥
住在长春大姨家时 ，街坊邻居总
爱逗我这个外地来的小客人 。一
天 ，有 位 老 奶 奶 好 奇 地 问 我 ：
“ 小 丫 头 ，你说话怪怪 的 ，是哪
里人啊？”我眼睛努力 一 睁 ，仰
着 脖 子 得 意 地 说 ：“普 通 人
呗 ！”周 围 的 大 人 、小 孩 全 乐
了 。也许是他们觉得我回答得有
趣 ，也许是我当 时神态中的那种
大人似地认真。一时间前庭后院
都拿这句话取笑我，“普通人 ”
很快取代 了我的名字 ，甚至在陌
生人 问我时 ，他们也争着抢着告
诉说：“这小 丫 头是普通人。”

可世间有的事情总是那么微
妙 ，谁也没想到 ，就是这个关于
“ 普通人 ”的说法 ，不仅陪着我
一直 “流传”了几十年 ，而且也
对我的人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。

对 “普通人”概念的真正理
解是在我懂事以后 ，帮助我解开

这 一 窍 的 是 与 我朝 夕 相 处 的 姥
姥 。姥姥 出 生在 一 个名 门 望族 ，
曾 是受过高等教育 的大家 闺秀 ，
可历史的变迁使她的一生却写满
了坎坷与磨难。年轻时 ，她没过
几天好 日 子 ，姥爷就撒手离开了
人 间 ，一时间 ，偌大的家族流离
失所 ，家破人亡 。于是 ，年轻而
又 坚 强 的 姥 姥 带 着 五 个
年 幼 的 孩 子 ，从 富 饶 的
东 北 来 到 了 当 时还 十分
荒凉 落 后 的 大 西 北 。斗
转 星 移 间 ，岁 月 的 沧 桑
和 日 子 的艰 辛 悄 然 染 白
了 她 的 双 鬓 ，但 却 丝 毫
没 有 摧 垮 她 的 意 志 。在
我 与 她相 依 相伴 三 十 多
年 的 记 忆 中 ，人 生 的 大
起大落 、大喜大悲从未从她的言
谈举止中有过表现。她说话永远
都是那样缓缓地 、静静地 、淡淡
地 ，她的眼神永远都是平和中带
着些许忧郁 ，她总是用那种极其
平静的心态应对着周 围发生的一
切 ，坚强而又毫不张扬地过着 日
子 ，很少有人知道她有过风光的
过去 。

逐渐长大后 ，我的心态开始
发生了变化。我从各种书籍 、媒
体和老师的说教中知道了什么叫
名 人 ，什 么 叫 伟大 ，什 么 叫 风
光 ，什么 叫荣耀。于是 ，我一直

平静稚嫩 的 心 开始变得 不 安 分
了 。我认为 我不应该是普通人 ，
不应该流于平凡 。我渴望当女军
官 、女 医 生 、女作 家 、女 音乐
家 ，经常幻想甚至沉溺于美梦实
现的那一瞬间的激动 ，而忘记 了
周 围的一切 。

于是 ，在种种功名思想的驱

使下 ，我努 力 读书 ，努 力 学 习 ，
努力使 自 己优秀起来 ，一度的出
类拔 萃 满 足 了 我 的 虚 荣 心 ，使
我 深 信 自 己 原 本 就 不 是 普 通
人 。可 后 来 的现实 却 终 究 是事
与 愿违 ，成 名 与 风 光 几 度 戏剧
般地 与 我 擦 肩 而 过 。一 直 到 了
参加 工 作 时 ，我仍 是 一 名 极 其
普 通 的 邮 电 职 工 。那 一 段 时
间 ，我 不 断 的 为 自 己 的无为 和
平 凡 而 困 惑和 自 责 ，整 日 忧郁
不 乐 。直到 有 一 天 ，当 我再次

接到 报 社 的 退稿 时 ，终于 忍 受
不 住 了 ，在 家 里 大发雷霆 ，并
将稿子撕得粉碎后 。这时 ，还是
我的姥姥 ，平静而又威严地对我
说：“你说什么叫成功 ，什么叫
伟 大 ，难 道 就 是 出 名 和 风 光
吗 ？假如 你那样 认 为 的话 ，那
我现在 告诉你 ，你永 远 也 不 会

伟大起来 。真 正 出 类拔
萃 的条件 首 要 是超人 的
天赋 、惊人 的毅力 和极
其特殊机遇 的集合 ，缺
一 不 可 ，这 些 你 具 备
吗 ？社会就像 一个金字
塔 ，大部 分材料在塔基
和塔 身 上 的 ，有 的材料
还被埋在 土里 ，能被放
在 塔 尖 上 的 不 就 那 几

块。它们是体面风光 ，但饱受风
雨雷电袭击最大 、伤残最快的不
也 同样是它们吗？要甘 于平凡 ，
甘于做普通人 ，甘于脚踏实地 ，
真正的 出 色应该是在 内 心 ，而不
是在表面。”姥姥 的话 一下敲醒
了我 。静下心来认真客观地检索
自 己 ，是 的 ，自 己 确 实 不 具 备
那 些 超 人 之 处 ，又 不 愿 付 出 超
常 的 努 力 和 代 价 ，既 然 这 样 ，
那就还是做个普通人吧 ！只是 ，

心中 尚存着一丝的无奈和不甘 。
由 于这种思想的影响 ，参加

工作后的一段时间 ，我几乎放弃
了 以往所有的理想和抱负 ，整天
过着两点一线的 日 子 ，单位的任
何活动不参加 ，甚至连单位的主
要领导都不认识。没想到不久领
导还不知怎么地就看上 了我这个
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小人物 ，非让
我 当 一个班组长。当上 了这个小
头 目 ，我才体会到做好这个以前
自 己根本瞧不上眼的兵头将尾并
非易事 。来来去去 ，磕磕绊绊中
发现我领导的这二 、三十个相貌
不同 、性格各异 、以往在我眼里
再普通不过的师傅们 ，竟有那么
多的闪光点和可贵处。他们的朴
实 、善 良 、本真 、率直 、自 然 ，
甚至待人处世和追求的那种简单
和眼前都显得如此可爱 ，他们生
活得尽管琐碎 、具体 ，但一天天
的 日 子却过得踏实 、安稳 ，他们
的幸福和烦恼也都显得那样触手
可及 。

如 今 ，我 每 天都 认 认 真 真
地做着该 做 的 事情 ，平平 淡 淡
地过着 日 子 ，享受着做普通人的
乐 趣 和 烦 恼 ，倒 也 心 安 理 得 ，
乐在其 中 。

做
个
好
人

文＼
王
如
明

年轻 时 ，我行我素 ，从 不
思考怎样去做个好人 。并 且
在碰 了 钉子 、跌 了 跤 ，甚 至 遭
受 不 虞 之 灾 后 总 结 反 面 教
训 ，认为 遇到 善 良 的人 ，要 比
他更善 良 ；遇到邪恶 的人 ，要
比 他 更邪 恶……一 句 话 ，要
比 好 人 更 好 ，比 坏 人 更 坏 。
结果 ，境遇更加 不堪 。因为 ，
判断好坏 时个人主观 色彩很
浓 ，且带有极强 的报复心理 ，
这样 往往就把小矛盾变成大
矛盾 ，变成 “敌我矛盾”，与 人
势不两立 ，日 子能好过 ？

走 过 了 风 风 雨 雨 ，经 过
了 人 世沧 桑 ，又 多 读 了 一 点
书 ，才 觉得 ，过 去 的 想 法 、做
法是多 么错误 、愚蠢 、可笑 。

近 日 读美 国 著 名 社会学
家 肯特 ·基恩博士写
的 《好人必读》，他提
出 做 好 人 的 八 条 心
理准备 ，更加发人醒
悟 。这 里 不 妨 做 个
文抄公 ：“其 一 ，许 多
人是 自 私 的 ，甚 至 不
讲道理 ，以 自 我 表现
为 中 心 的 ，但还是要
爱他们 。其 二 ，如果
做好事 ，人们会 说你
动机不纯别 有 用 心 ，
但 还 是 要 做 好 事 。
其 三 ，你今天行 了 善
事 ，明 天也许被人忘
记 ，但 还 是 要 行 善
事 。其 四 ，坦诚使 你容 易 受
到 伤 害 ，但 你还 是 要 坦 诚待
人 。其 五 ；思想最 博大 的 人
可能会被头脑最狭 隘 的人击
倒 ，但还 是 要 志存 高 远 。其
六 ，你 穷数 年 之功 建 设起 来
的东 西可能在 一夜之 间 被摧
毁 ，但还是要建设 。其七 ，人
们 的 确 需 要 帮 助 ，但 当 你 真
的 帮 助 他们 的 时候 ，他 们 可
能会 攻 击 你 ，但你还 是 要 帮
助 他们 。其 八 ，当 你 把 最 宝
贵 的 东 西 献 给世界 时 ，你可
能会 被 反 咬 一 口 ，但 还 是 要
把最宝 贵 的 东 西献给世界。”
也 许 有 人 读 罢 会 感 叹 ：啊 ！
做人难 ，做好 人 更难 ！但 我
要说 ，好人之所 以是好人 ，就
是始终不改好人之心 ，能 “大
其 心 容 天下 之 物 ，恒 其 心 行
天下之善”，将 “好人 ”进行到
底 。

其 实 ，做个好人并 不难 ，
只 要有 爱心 ，“看到人家墙要

倒 ，如果不能扶 ，那 么 不推也
是一种善 良 ；看到别人喝粥 ，
你在吃 肉 ，如果不想让 ，那 么
不 ‘吧嗒 ’嘴 也 是 一 种善 良 ；
看 见 人 家伤 心 落泪 ，如 果 不
想 安 慰 ，那 么 不 幸 灾 乐 祸 也
是 一 种善 良。”再 进 一 步 ，当
你做好人 被人 误解 时 ，还 能
感 到 阳 光 明 媚 ，觉得误会 总
有 一 天会 被 消 除 ；当 你做好
人好事反而被人攻击或反咬
一 口 ，还能淡定 自 若 ，微笑面
对 ，那更是有 了 上乘 的修炼 ，
已将 “做好人 ”的信念融入 了
骨髓 。

所 以 ，还可 以 说 ，做一 时
的好 人 容 易 ，但 不 论遇到 什
么 情 况 ，永 远 不 改做好 人 的
初衷 ，不容易 。

一 次 傍 晚 散
步 ，路旁 坐 着 一 位
看起来很无助的老
汉 ，他说 ，我遇到难
处 了 ：不 争 气 的 儿
子赌博 ，被我打 了 ，
就赌气从汉中跑到
西安 ，我追到西安 ，
找 了 几天 ，没找着 ，
钱 也 被 人偷 了 ，回
不 了 家 ，老 哥 你 借
我 50元钱 ，帮 帮 我
吧 ！看 他 满 脸 沧
桑 ，一行清泪 ，我二
话 不 说 ，掏 出 50元
递 给她 ，拍 拍 他 肩

膀 ，离去 。走 出 两步 ，老汉又
喊住 我 ，嗫 嚅着 说 ，老 哥 ，能
不 能 把 你 那 100元 也 借 给
我 ？我 身 上 一 共 150元 ，刚
才掏钱时他看见 了 。旁边看
热 闹 的 有 两 位 熟人 ，大 声 嚷
嚷 ，责备这老汉太过分 了 ，得
寸进 尺 。我想 了 想 ，他 现 在
乞 求 的 已 不 是 回 家 的 路 费 ，
看 来他 并 不 死 心 ，还 想 在 西
安继续找儿子 ，。唉 ，可怜天
下 父 母 心 ！就把剩 下 的 100
元都给 了 他 。这下 两位熟人
很 不 忿 ，说 我 太痴太傻 ：“他
是个骗子怎 么办？”我却不 以
为然 。尽管我在济 困 时也 曾
被人欺骗过 ，但我 以为 ，也许
我们无法判断别 人是什 么 样
的 人 ，但 我 们可 以 决 定 自 己
做个怎样 的人 。

人 一 辈 子 都 在 修 炼 ，修
炼 的 结 果 如何 ，取 决 于 他 的
价值观 、人生观 。这就是 ，今
生做个怎样的人 。

崆峒 山 张民 摄

与 暗夜相约
文/赵东

不知道 自 己 是从什 么 时候开
始 ，喜欢与 暗夜相约的 。每当 夜色
渐浓 、渐深 ，墨 蓝 的天幕上冷 月 高
挂 ，轻柔 的风牵 引 着 月 光 ，陪着夜
色 ，自 柳梢透过窗棂缓缓地洒进书
屋里 ，似一片霜华般打湿 了 案几上
的书笺 ，又将洁 白 的柔光浸透在一
个一个文字里……

挥 一 挥衣袖 ，掸去 一 身 红 尘 ，
捧一盏清茶相邀明月 ，与我共享这
夜的黑色 。月 影漾满杯 中 ，波光盈
盈 。在这样的夜里 ，用 身心
去拥抱夜的洪荒 ，在清净的
时 空 中 沉淀驿动在 心 底 的
那份思绪 ，将全部清澈的真
情 ，渐渐融化到夜色下如水
的月 光里……

暗夜里 ，是与诗书相伴
的 好 时 光 。万籁俱寂 的 时
候 ，可 以懒 散地倚在床榻上读 书 ，
案几上 除 了 每期必读的 《中 国 国家
地理 》和 《读 者 》杂 志之外 ，还驳杂
地堆放着诸如散文 、诗词集 、佛家 、
庄子之类的书卷 ，只为 了 可以信手
拈来而品赏 。还记得小 时候 ，在小
小 的乡村里 ，可看的书很少 。大约
是 在 四 年 级 的 寒假 吧 ，寻 来 一 套
《 红楼梦》，便也似懂非懂如饥似渴
地读着 。在记忆的这个片段里 ，那

时的夜很静 ，静得可以听到雪片敲
打窗棂的轻响 ；那 时 的文字 ，余香
袅袅 ，至今依然 ；那 时 的 少 年满怀
诗书 的情愫 ，似雪花 ，纷纷飘落在
故园的长夜里 。

暗夜里 ，还在心 间永久存留 着
一 份刻 骨 的愧疚 。少 不 更事 的 年
纪 ，也 曾 如 同 五 陵 少 年般 ，整 日 里
呼朋 引伴 ，纵酒滋事 ，浪迹于市井 ，
时 常夜不 归 宿 。对于 父 母关怀和
忧虑置若 罔 闻 。又是在 一 个清晨

时分带着酒醉的倦意才想起回家 ，
看 到 母 亲满脸疲惫地给我忙碌着
早餐 ，不禁 问 道：“您生病 了 吗 ，脸
色 怎 么 这 么 差。”母 亲摇摇头 说没
事 ，父亲却责备地对我说：“你每次
晚上 出去 ，她就几乎整夜不眠等你
回 来……”我 忽然呆 住 了 ，含在 嘴
里的饭食也难以下咽 ，偷偷看 一 眼
母亲布满血丝的双眼 ，只觉得胸腔
里有 什 么 东 西泛起 ，热热 的 、酸酸

的 。那种不言而喻的感觉 ，至今难
以忘怀……

也许每个人 ，对于暗夜里的事
和情感都或 多 或少 地 有 着 不 同 的
感受 。一如在暗夜的季节里 ，春来
小楼独倚 ，携一脉心香 ，用 心 倾 听
长夜里 ，缠绵的春雨滴落青青的石
阶 ，等待明朝小巷深处传来那叫 卖
杏花的声音 ，是一份雨夜里温暖的
期待 ；夏夜里 ，且 不 说皓腕凝霜 的
伊人用 团扇 轻扑飞萤的流光 ，即便

那雨夜里 闲 敲 棋 子 抖 落 的
灯 花 ，同 样 是 一 种 优 雅 的
美 ；秋夜莫上高 楼 ，只 恐昨
夜西风凋零了 碧树 ，望断天
涯 ，却难觅得灯火 阑珊 中 ，
远去的佳人 ，徒增几多凄楚
的伤感 ；冬夜 飞 雪 飘零 ，是
好 友 相 邀 的 季 节 ，雪 夜 客

来 ，小扣柴扉 ，红炉炭 火驱 走满身
寒意 ，绿蚁新醅 ，酒酣耳热之 时指
点文字 ，也不枉满怀诗酒年华的豪
情……

与 暗夜相约 、于长 夜 相伴 、与
黑夜厮守 。夜色是诗人情感里 ，月
照 中庭那一树雪 白 的梨花 ；夜色是
恋人相思时 ，心 中一滴清泪灼伤的
温柔 ；夜 色 是 我 在 空寂 的长夜里 ，
滴落笔触的点点冷雨 。

太 白观山
文/周虎子

大秦岭 的太 白 山 是有 名 的 ，
有秦岭主峰的风光 ，有 “太 白 积雪
六月 天 ”的盛景 。到 过几次太 白
山 ，只是匆匆的观望 ，只注意了 山
的翠绿和深远 。今夏又一次走进
太 白 山 ，却感觉 出 观 山 的许 多 况
味来 。

进 山 后 的路伴着河畔延伸 ，
两岸是直立的石壁 ，时而缝隙狭
窄 ，时而宽阔 。初夏的山里凉风
习 习 ，河水哗哗 。曾有书法家赠
我幅字 “青山 不墨千秋画 ，绿水
无弦万古琴”，坐在上 山 的汽车
里 ，我忽然又想起了 这幅字 ，惊
叹大 自 然的造化和大气。这使我
联想起人与 自 然的关系来 ，尊重
自然 ，和谐相处是多么的必然和
自然 。

上到半 山 腰乘缆车 ，进入 了
高 山 针叶林带 ，自 然景观却是另
一番风采了 。山坡上的冷杉因 了
高 山 缺 氧 ，空 气 湿 气 等 生 长 很
慢。我注意到那些小树的枝头却
长 出 长长的新叶 ，老树却几有 一
点新叶 。同行的企业家感悟 ，这

就好比新办企业处于旺盛的成长
期 ，老企业如那老树般需要 的是
可持续的发展 。看一个企业的成
败是看它能否屹立 百年不倒 ，需
要坚持 ，需要韧性 ，需要长期的修
炼 。我 想 企 业 家 的 感 悟 颇 有 道
理 。同行 的官员 朋 友 喟 叹 ，秦岭
有 72峪 ，每一处都有不
同 的 风 水 。社 会 上 多
对官场有偏见 ，其实是
站 在 局 外 。官 场 也 如
这太 白 山 的 景 致 。要
耐得住清寂 ，经得起风
霜雨雪 ，守 得住诱 惑 ，
在坚持中学会稳忍隐 ，
便有 造 化 。一 位 年 长 点 的 朋 友
说 ，太 白 山集纳 了大秦岭 的精华
和风韵 ，有高度 ，有深度 ，有层次 ，
内涵是丰富的 。

在高山攀登途中，发现新添
了滑索 ，可以从一个高山头滑到
下 一 个 山 头 。这 项 目 充满 了 刺
激。在高山上凌空速滑 ，伴随着
滑索摩擦声和呼啸的风声 ，这是
胆大人的干活 ，却也有几位女士

从空中划过令人喟叹。这又 引发
了 争论 ，有 人说就要敢于 冒 险 ，
这是魄力 。有人说滑索再快还是
走下坡路 ，那么快干什么 ？还有
人说旅游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，内
容丰富了 才能 留下记忆。也有人
说换个角度观山望景 ，乘滑索必

然和我们看到 的 山 不一样的 。众
人 皆惊 ，不一样吗？也许山还是
山 ，景 还 是 景 ，我 想 真 的 不 一
样 。因 为你的处境 ，心境变 了 ，
看 山 的角 度 ，速度 ，高度 自 然也
变了 ，能与站在山坡上一样吗 ？

上山 的道上遇见了 穿越太 白
山 的驴友 ，说是还要在这里爬几
个 山 头 ，住几天的 。更有 几个年
轻的驴友在 山上的石头旁支起了

炉 子 熬 功 夫 茶 ，品 得 有 滋 有 味
的 。有老者拄着杖 ，时不 时停下
来在 小 本子上 记 录 着 什 么 。同
样是观 山 ，众人的情趣却有这么
大的差异 。有 的是爬上爬下 ，观
景 吸 氧 ；有 的 是 寻 找 刺 激 与 猎
奇 ；有 的仅把登 山安排成一场活

动 ，呼朋 唤友 ，图 的 是
换个环境议事 ，于是登
山 便 是 设 的 一 个 局 。
有 的 在观 山 中 演绎 些
文化 出 来等 等 。这条
山 道 上 ，行 走 着 很 多
人 ，心态 ，格局 ，境界 ，
志趣和 目 的是多样的 ，

自 然每 个人 的感觉也 是不 同 的 。
也许这就是大 自 然和人类社会的
区别 ，也许这就是太 白 山 的 吸 引
力所在 ，包容万象 。

站在太 白 山上 ，我想许多人
对 山 的 赞 美 是 多 余 的 ，人 世沧
桑 ，这太 白 山 始终就立在这里 ，
不 卑不亢 ，不 以奇花异草显摆 ，
默默的与 日 月 同辉 ，遇 了风霜雨
雪也能校正 自 身 ，与天地彼此适

从。但大 山也是有尊严的 ，伤害
不得 。滥砍乱伐林木会导致泥石
流 ，还回破坏水土保持 ，影响气
候 等 ，让 人 类 对 大 自 然 有 了 敬
畏。太 白 山 的美不仅是大绿和高
入云端 ，更重要的是不怒 自 威和
大气包容 ，这漫山 的动植物 ，还
有 山顶的大爷海 ，都说明太 白 山
的丰富多彩 。有圣贤说过人生的
三 个境 界 ：看 山 是 山 ，看 水 是
水 ；看 山 是似 山 ，看水是似水 ；
看 山还是山 ，看水还是水。登上
太 白 山 ，

您感觉这 山仅是 山 吗？您不
觉得一 山 更 比 一 山 高 ，您不觉得
山 外有 山 ，人外有 人 吗 ？您不 感
到在大 自 然 中 人是多 么 的渺小 ，
您不认为这山上的每一片绿叶都
在互相照 应着 ，才 有 了 大绿？我
想起一句 诗：“宠辱不惊 ，闲 看庭
前花开花落 ；去留无意 ，漫随天边
云卷云舒”，人多做不到 ，然太 白
山上的花草树木石头能。我想人
也应当 向大山学习 ，乐天命 ，尽人
事 ，顺其 自 然 。

火车头望着工厂
文/赵贵秋

一列火车头 ，安放在纺织城艺术 区 。
好像出站的火车 ，突然停下来 ，被人拆掉
了 车身 。离开 了 站 台 ，没有站牌 ，填埋 了
铁轨的车头 ，孤零零的 ，只取一个曾经有
过的含义 ，让人生出无限感慨 。

我走近它 ，是从 “熔点 ”展厅 出 来 ，有
一组9幅名为 “铁轨旁的恋人 ”的画作 ，其
中剪彩会场没有 听众 ，铁桥坍塌 、车厢侧
翻滑落 ，恋人在月 台抱头痛哭三幅画印象
深刻 。作者放大了意外事故 ，悖于生活常
态 ，让人顿生恐慌 。有 时候 ，人的念头纷
飞 时 ，受一物 的启发 ，会有新的发现 。现
代派艺术落展纺织城 ，人的快乐却没有跟
上来 。其实火车带给人 的感情更多 的还
是欢乐 。

火车头擒着的铁轨只 留 下车身下 的
轨道 ，轨道变成了 安放车轮的底座 ，穿过
工厂的铁路线已被填埋。“熔点 ”艺术展 巨
幅广告牌留着开幕式的热烈隆重 ，热烈过
后复归 空寂 。涉足展厅的人议论中 留 着
对工厂的记忆 ，对工厂生活的眷恋 。

工厂改作艺术 区是近几年的事情 ，拆
除了 围墙 ，空 间宏 阔轩畅 ，不阻隔人的视
线 ，办公楼楼面上 “纺织城艺术 区 ”六个
遒劲的红色大字 ，告诉人们工厂 已不复存
在 。艺术 区新铺 了 路面 ，甬 道相连 ，广植
的绿草 、花木沐浴在秋阳中 ，人经过时 ，荡
起的风 ，让它不能 自 禁地笑出 了声 。工厂
老 旧 的 面貌有 了 变化 ，但 旧 时的格局还
在 。生产车间 已经腾空 ，墙壁内粉后颜色
更 白 一些 ，改作 了 展厅大而空 。过去 ，设
备的高度是车 间 的层高 。若没有雄浑壮
阔的巨幅画作 ，艺术的气场唬不住人 。人
踏入展厅 ，在展 品前流连驻足 ，会看到工
厂的某些痕迹 。镶嵌在墙壁上可以伸缩
的脚手架 ，不可以伸缩但布满了墙壁的滑
道……都 留 下 了 工业时代机械送人登高
和传送物品的便利 。

工厂废弃移作它途 ，总有千般说法万
种缘 由 ，老工业 区 自 然会平添新的生机 。
只是会建一个博物馆 ，陈列几个物件 ，供
人们怀旧 。但火车头作为陈列物 ，是工业
时代职工共有的记忆。在西安东城 ，纺织
厂沿纺西街一字排开 ，厂与厂相邻 ，生产
区建有一条场内铁路 ，铁路线把工厂连在
一起 ，棉花 由 铁路线供进来 ，成品运 出厂
抵达指定的地方 。一年里似乎 只有这些
时候 ，工厂 与 外界 的 联系 经 由 铁路的 运
力 一天天 、一次 次 呈 现 出 来 。铁路成为
工 业 的 生 命线 ，满溢着 工厂 的欢乐 。穿
行在生产 区的铁路线 ，工厂建有站台 ，24
小 时 值 班 。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的 一 个 冬
天 ，我和张璞在站 台 值过夜班 。火车轰
隆 隆 地 开 过 来 ，巨 大 的 光 柱 咬 破 了 黑
暗 。火车把 20多 吨食用 油从 绵 阳 一 次
运过来 ，工厂过节似的忙起来 ，站台上卸
了 几 百 个大油桶 。元旦 刚 过 ，工厂要给
职工发福利 。我值后夜 ，与 站 台 门 卫共
享一室 ，夜里冷 ，铁皮炉子煤火烧得旺旺
的 ，有 门 卫在 ，夜 里他又跑不到哪去 ，人
一挨上长椅就睡着了 。

曾经用火车把原料送进来 ，把成品运
出 去 ，在纺西街 已经成为历史 ，也 多年未
见 ，安放在纺西街北端的火车头为昨 日 画
上 了 一个句号 。想起来 ，会 自 然联系到在
工厂 以前的生活 ，工厂是铁路的 胃 ，胃 的
吸纳 ，正是工业强盛的标志 。

火车退出纺西街是早晚的事情 ，只是
工业企业退城入 区 的提前演示罢 了 。位
于纺西街的企业正像一座孤岛 ，被不断扩
张的城市划入更加边远的城市版图 中 ，爬
上岛的人被时代一次次重新排列后 ，已经
有 了更强大的臂力 ，但更加矫健的步伐需
要一个出 口 。

我是那个从岛 上泅 出 来的人 。每 当
从火车头旁经过的时候 ，有时会想到我的
工友 ，还有他们的帮扶 。

秦腔 ·花旦
诗/邓黎春

秦腔 是 我 国 最 古 老 的 戏 剧 剧 种 之 一 ，
起源 于 西周 ，距今大概有 两 、三 千年 的 历 史 。

千年前是谁在舞 台 上
黛 眉 婉转樱唇轻启
将 同 样的 曲 牌
低声 吟唱
我今天 台 上碎步踩着 的
可是你 当 年 的 鼓点

水袖扬起千年风 尘
不 变 的 是你 眼 角 眉 梢 无 限恨
歌喉 百 转千 回
唱 不 尽人世 间 离 合与 悲 欢

你 演绎着谁 的 故 事
脸上却流 着 自 己 的 泪 水

千年 的 痴 恋 算 不 算 太 久
相似 的 装扮一样 的 唱 腔
是谁在 同 样的 舞 台 上 荡 气 回 肠
是千年前 的 你 还是现在 的 我
我 的 心 跳和 着你 当 年 的 节拍
我 的 泪 珠和你 一样纵横滚 烫

冬 柳
诗/吕 变妮

初 冬寒风瘦柳 寒 ，
憔波悴浪水更怜 。

素 露 白 霜 裹红叶 ，
夕 阳 倩影 小 石 潭 。


